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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
张素玫

摘　 要：： 格林童话经历了多次的修订再版。 格林兄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修订中， 将粗糙简陋的口述

民间童话改写成了优美动人的可阅读的民间童话， 并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 经格林兄弟修订的童

话集征服了世界， 也成就了格林童话世界文学经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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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童话出版后， 格林兄弟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修订， 特别是弟弟威廉·格林。 这些修订包括补充

添加一些新搜集而来的童话篇目， 以及根据新搜集到的故事异文、 对原有童话的异文合并， 对民间口

述童话的文学性润色等。 从 １８１２ 年格林童话初版起， 威廉·格林倾注余生精力， 一版接一版地修改润

饰着他们兄弟俩的童话集， 直到他离世的前两年。 至此， 格林童话已经历了 ７ 个 “大本” （全集）、 １０
个 “小本” （选集） 的版本演变。 在这些版本中， 有被民俗学家视为民间文学研究宝库的 １８１２ ／ １８１５ 年

初版， 广为流传的 １８５７ 年终版， 专供学术研究使用的 １８２２ 年学术版， 让格林兄弟名扬天下的 １８２５ 年

精选版， 还有在上世纪初意外发现的、 保存了格林童话最初原貌的 １８１０ 年原始版。 这些丰富的版本资

料， 为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格林童话从原始版到最终版的版本演变过程，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 格林兄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

间里为格林童话付出的巨大而艰辛的劳动———这里有对民族文化的挚爱， 有坚守一生的毅力， 还有一

颗永远如孩童的诗意、 纯真的心灵。 正是格林兄弟为 《童话集》 所做的 “点石成金” 的工作， 使格林

童话由一些粗糙简陋、 不忍卒读的民间口述故事， 变成了一部行文流畅、 语言优美且风格独具的世界

经典童话集。

一、 １８１０ 年原始版： 厄伦堡 （ öｌｅｎｂｅｒｇ） 手稿

１９２０ 年， 在法国阿尔萨斯 （Ａｌｓａｃｅ） 地区的厄伦堡 （ öｌｅｎｂｅｒｇ） 一个修道院图书馆里， 意外地发现

了一份格林兄弟最初收集整理的民间童话的原始手稿， 这个消息令所有格林童话的研究者们惊喜万分。
这份在格林童话出版之前的原初手稿， 无疑是揭示格林童话原始面貌的珍贵资料， 对格林童话的版本

演变研究意义重大。 而这份鲜为人知的珍贵手稿从何而来？ 又何以出现在此处？ 一切还要追溯到格林

童话诞生之前。
从 １８０６ 年起， 格林兄弟响应德国海德堡浪漫派诗人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的号召， 开始了他们在黑

森州收集民间童话的工作， 他们通过从周围的友人那里记录口述童话以及摘录书面资料中的故事的方

式， 到 １８１０ 年， 已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民间童话。
这一年， 布伦塔诺决定编一部民间童话集出版， 他在 １８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写信给格林兄弟， 要求他们

把所收集到的童话都借给他使用， 雅科布？ 格林在一个多月后的 １０ 月 ２５ 日给布伦塔诺寄去了他们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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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童话手抄原稿。［１］

之所以没有马上寄出而是拖延了一个多月， 是因为格林兄弟在这段时间里把这些童话又重新抄写

了一遍。 格林兄弟知道布伦塔诺一向有随意改写民间童话故事情节的习惯， 相悖于他们忠实于原貌的

民间童话观， 他们担心布伦塔诺出版这些童话时会与他们收集到的民间童话完全不同， 因此， 在将童

话故事寄给布伦塔诺之前， 他们特意又重新抄写了一个副本。 这个副本成为 １８１２ 年出版的 《儿童与家

庭童话集》 第 １ 卷的原初底稿。［２］ 《童话集》 出版后， 这个手抄副本没有被保留下来。
寄给布伦塔诺的童话手抄原稿最终没有得到使用， 因为布伦塔诺的兴趣已很快转向创作自己的故

事和小说， 他也一直没有遵照格林兄弟的要求， 归还这些原稿。
１００ 多年过去了， 在布伦塔诺与格林兄弟都已去世多年以后， 布伦塔诺的一些遗物在法国厄伦堡的

一个修道院图书馆里被发现， 在这些遗物里， “奇迹般地” 出现了当初格林兄弟寄给布伦塔诺的那份手

稿。 据称由于这家修道院院长原是布伦塔诺的亲戚， 所以保留下来了包括手稿在内的布伦塔诺的很多

遗物。 这份手稿由此被称为 “厄伦堡手稿”， 也被称作 １８１０ 年原始版。
尘封了百年、 在 ２０ 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的厄伦堡手稿， 后来在德国被数次出版， 如 １９２７ 年在海德

堡、 １９６３ 年在莱比锡， 都分别出版了不同版本。［３］ 德国当代著名的格林童话研究专家汉茨·罗雷克于

（Ｈｅｉｎｚ Ｒöｌｌｅｋｅ） １９７５ 年整理出版的版本， “被公认为是考证最详实、 学术性最强， 也最有用的一个

版本。” ［１］（１４）

厄伦堡手稿共列有篇目 ５３ 篇。［１］（１５）从手稿中可以看到， 这些故事基本是格林兄弟对他们收集到的

民间童话的一个忠实记录， 还谈不上任何的文字加工和修饰， 不过也已经过他们的稍加整理———雅科

布？ 格林对手稿中的童话故事进行了分类、 编号， 一些故事的字里行间还标有雅科布所做的批注， 体

现出他们对所收集的故事素材的最初整理思路。
作为格林兄弟收集民间童话的原始记录， 厄伦堡手稿显得相当粗糙， 文字简陋， 篇幅长短不一， 有

不少是未完成稿。 然而它却真实地体现出格林兄弟当时采录下来的这些口述童话的原始样貌， 它不仅

让我们看到未经格林兄弟修饰加工过的民间童话在口述传统中的原有面貌， 揭开了格林童话 “原形的

秘密”， 在版本对比中， 更清楚地反映出这些故事在以后版本中发生过的变化， “为格林童话的比较研

究， 特别是研究格林童话的编辑和整理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２］

二、 １８１２—１８１５ 年初版

经历了 ６ 年的收集整理工作后， 在阿尔尼姆的帮助下， 格林童话终于问世。 初版的两卷 《儿童与家

庭童话集》 由柏林的埃美尔 （Ｒｅｉｍｅｒ） 出版， １８１２ 年出版第 １ 卷， 收童话 ８６ 篇， ３ 年后的 １８１５ 年出版

了第 ２ 卷， 收童话 ７０ 篇， 两卷共 １５６ 篇。
许多对格林童话的由来不甚了解的人， 或者认为格林童话是格林兄弟 “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一字

不差得记录下来的”，［３］（３９）或者认为格林兄弟对收集来的童话进行了过多的文学加工， 失去了其民间特

性， 已经不是民间童话。 那么格林兄弟到底进行了怎样的整理工作？ 又该如何评价？ 厄伦堡手稿和初

版格林童话之间的对比， 使格林兄弟所做的工作及其价值一目了然。
《白雪公主》 是格林童话中最为读者熟悉的篇目之一， 而我们所熟知并喜爱的这个故事却是经过了

格林兄弟一版版的精心修改。 在第一版的故事中， 格林兄弟就已经做了不少重要改动。
厄伦堡手稿中的 《白雪公主》， 是雅科布·格林大约在 １８０８ 年前后从玛丽·哈森福路克 （Ｍａｒｉｅ

Ｈａｓｓｅｎｐｆｌｕｇ） 那里记录的口述故事， 在手稿中， 这个故事 “不够长， 人物形象不鲜明， 故事不流畅， 没

有太多的细节描绘， 许多地方交代的也不清楚， 留有破绽……”。［１］（９６） 雅科布对采录的这个故事做了多

处批注。 在故事记录的最后段落， 有一个雅科布的旁批： “这个结尾讲得不好， 错误太多。 ……” ［４］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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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２ 年初版中， 威廉·格林根据特雷萨 （Ｔｒｅｙｓａ） 的费迪南德·西布特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Ｓｉｅｂｅｒｔ） 口述的

故事， 更改了厄伦堡手稿的结尾， 将父王要回装着白雪公主的玻璃棺材， 改成了一个年轻的王子要走

了玻璃棺材，［１］（９６）使故事的情节进展更加合理、 生动、 富于趣味。

威廉·格林在初版中还有一处让人 “赞不绝口” 的改动。 七个小矮人回来后， 发现屋里有生人来

过的痕迹， 他们每个人用重复的句式都说了一句话：
第一个小矮人说： “谁坐过我的椅子？”
第二个小矮人说： “谁吃过我盘子里的东西？”
……
第七个小矮人说： “谁喝过我杯子里的酒？” ［１］（１００）

而在厄伦堡手稿中， 只有五个小矮人开了口。 对于这处改动， 研究者是这样评论的： “这不仅仅是

因为七是一个重要的数字， 重要的是， 它形成了一种节奏。 音乐有二连音、 五连音， 因为有了它们的

加入， 一首曲子就拥有了独特的韵味。 《白雪公主》 里的七个小矮人， 就相当于七连音， 如果不是同样

地说七次， 故事的那种韵味就出不来了。” ［１］（１０１）七和三一样， 是民间童话更喜欢使用的一个数字。 威廉

的改动， 使格林童话的民间韵味不减反增， 有力体现出格林兄弟整理工作的意义。
《玫瑰公主》 是格林童话中另一个为大家熟悉并喜爱的童话， 因为它最初渊源于法国裴奥特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ｒｒａｕｌｔ） 童话集中的故事 《林间睡美人》， 所以这个童话常被称为 《睡美人》 故事。 厄伦堡手

稿中记录的这个故事， 也是 １８０８ 年左右由玛丽·哈森福路克为雅科布·格林口述的。［１］（１２０）

这个故事从厄伦堡手稿到初版的演变， 可以明显看到原本简洁的口述童话向描述性的阅读童话的

转变。 威廉·格林增添的更多描写修饰性话语， 使故事的叙述诗意盎然。 如结尾段：［１］（１２６）

１８１０ 年厄伦堡手稿 １８１２ 年初版

王子走进王宫， 吻了沉睡的公

主。 于是， 大家全都醒了过来。

就这样， 王子走进了王宫。 马躺在院子里睡觉。 花斑猎狗也在睡觉。 屋顶上的

鸽子， 把脑袋插进翅膀下边。 走进屋里一看， 苍蝇在墙上睡觉， 厨房里的火，

厨师和女仆也在睡觉。 ……最后， 王子走到那座古塔。 玫瑰公主躺在那里睡

觉。 王子为玫瑰公主的美丽而吃惊， 弯下腰去吻他。 就在那一瞬间， 玫瑰公主

睁开了眼睛。 接着国王和王后、 王宫里所有的人都醒了。 马和狗， 屋顶的鸽

子， 墙上的苍蝇也都醒了。 炉膛里的火又燃烧起来， 煮着食物。 烤肉又发出咝

咝的声音。 厨师打了小孩一个耳光。 女仆已经拔完了鸡毛。

　 　 厄伦堡手稿里短短的一句话， 却由威廉·格林在初版里演绎得生动非凡， 营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

场景， 阅读时如临其境。 这极具感染力的叙述语言自然要归功于威廉·格林的艺术才华。
凭借对德国民间文化的无比热爱， 格林兄弟在忠实于原故事的基础上， 对收集来的民间故事精心

整理修饰， 通过异文合并让故事情节更加完整合理， 通过协调语言让不同来源的故事风格趋于一致，
通过文学性修饰让原来简单粗糙的故事情节变得曲折动人， 大大增强了这些故事的可读性。 同时， 他

们还尽量避免使用成人化的冗长句式， 而改用简短的、 重复的儿童化的语言， 以使这些童话更能为儿

童读者所接受。 经过格林兄弟的整理加工， １８１２ 年初版的格林童话， 比起原来口述并记录下来的整整

多了两倍。［４］

初版格林童话还别具一种其他各类童话集都不具备的特殊意义。 在两卷 《童话集》 的前面， 都有

一篇对童话故事搜集、 记录整理过程与方法作出详细说明的序言， 后面则又都附有一个长达数百页的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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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注释， 在注释中， 格林兄弟对每一篇童话都作出细致的考证研究， 一一注明故事来源， 还对相

同类型的故事进行童话的比较研究。 《童话集》 初版所具有的独特学术价值， 再加上格林兄弟本着忠实

记录原则整理出版的初版大量保留了这些民间童话在口耳相传过程中的原初面貌， 因此被民俗学家和

民间文学研究者， 以及酷爱民间口头创作的人们视为宝库， 对其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 由于第一版

《童话集》 的两卷都只发行了 ９００ 册，［２］而且很快售完， 在之后的格林童话版本被一再增删修订以及文

学加工的情况下， 这部最多保留了格林童话民间特性的 《童话集》 第一版， 就成了民俗研究学者不可

再得的珍本。
２００５ 年， 格林童话获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名为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的格林童话初版 （１８１２ ／

１８１５）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赞为 “欧洲好东方童话传统” 划时代的汇编作品， 列入世界文献遗产名

录 ／ 人类记忆项目中，［５］再一次力证了它的文化经典地位。

三、 １８１９ 年修订版与 １８２２ 年学术版

格林童话第一版面世后， 并没有立刻成为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 而是招致了多方争议指责， 包括格

林兄弟的领路人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 首先， 作为一部献给儿童的故事集， 初版 《童话集》 被指出从

内容到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 “儿童不宜”。 如有些故事中带有暴力、 血腥及性暗示等不适合儿童阅读的

内容， 而大量的学术性注释也妨碍了儿童读者的接受。 阿尔尼姆就此提出了忠告， 认为它 “不是一本

面向孩子的读物， 因为它既没有给孩子看的插图， 注释也过于学术化。” ［１］（３５） 布伦塔诺则尖锐地批评格

林兄弟按忠实原则记录下来的这些民间童话 “肮脏、 短小、 无聊至极”。 另外， 初版 《童话集》 还被指

出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素材太多， 不是真正的德国民间童话。
针对初版的不足之处， 格林兄弟加大了对 《童话集》 的编辑力度， “许多地方有了改进并作了修

订， 而第一卷则全部进行了修订。” ［３］（６１） １８１９ 年， 两卷 《童话集》 修订再版， 依然由柏林的埃美尔出

版。 两卷共有童话 １６１ 篇， 其中第 １ 卷有 ８６ 篇， 第 ２ 卷有 ７５ 篇， 两卷各发行 １５００ 册。［２］

１８１９ 年修订版两卷被认为是格林童话版本演变进程中变化最大的版本， “这一版不仅删除了初版的

３４ 篇童话， 新增了 ４５ 篇童话， 同时， 还对 １８ 篇童话进行了异文合并与重新改写， 所以， 等于有 ６３ 篇

童话是以全新面貌呈现出来。” ［１］（４１）而与初版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这一版的两卷 《童话集》 删除了全部

学术性注释， 只以童话故事的面目出现， 格林兄弟还邀请他们的画家弟弟路德维希·格林分别为 《童

话集》 画了两幅铜版画， 各附于两卷卷首， 使 《童话集》 在形式上更容易被儿童接受。
民间童话来自民间大众， 自然良莠不齐。 格林兄弟按照忠实原则收集整理的童话集不免夹杂一些

不健康的内容， 尤其对于儿童读者来说。 由于格林兄弟最初编写 《童话集》 的意图是学术上的， 是为

了保存和传承德国民间童话遗产， 所以他们并没有特别在意儿童作为 《童话集》 主要接受群体的存在。
来自读者的批评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一点， 在第二版的修订中， 他们 “慎重地删除了” 不适宜于儿童

阅读的因素。 如初版第 １ 卷中的 《孩子们玩屠宰游戏的故事》 （ＫＨＭ２２） 这篇从头至尾都充斥着血腥、
残酷场面的童话， 在第二版中被全篇删除。

除却删除暴力血腥的故事外， 那些不宜于儿童的情节语言， 也被改写修饰。 例如 《莴苣姑娘》
（ＫＨＭ１２） 这篇故事： 莴苣姑娘被巫婆关进森林里的一座高塔上， 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 只在塔尖上有

个小窗户， 每当巫婆想进去， 就在塔下喊： “莴苣， 莴苣， 垂下头发， 接我上去。” ［６］ 有一天， 来了一位

王子， 他学着巫婆的样子喊， 于是， 莴苣放下长发， 王子抓着爬了上去， 莴苣爱上了王子， 相约每天

都拉他上来。 接下来初版中的描写， 是这样一段话： “妖精不晓得这件事， 直到又一次莴苣向妖精说：
‘干妈， 我的衣服变小了， 不合身了， 这是什么原故？’ ” ［１］（１３５） 初版中这句话实际告诉读者， 莴苣已经

怀孕， 有性暗示的含义， 显然不适合孩子聆听或阅读。 自第二版起， 这句话被改成了 “干妈， 我拉你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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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 比拉少年王子重得多， 他一眨眼工夫就到了我这里。 这是什么原故， 请你告诉我吧。” ［７］

威廉·格林的另一种改写， 是把初版一些故事中迫害孩子的亲生母亲都改成了继母。 残暴的母亲

形象很难为读者的伦理和道德观念所接受， 也不利于儿童的心理成长。 在 １８１９ 年第 ２ 版时， 这些坏母

亲形象都被继母取代， 如 《白雪公主》 （ＫＨＭ５３） 和 《亨塞尔与格莱特》 （ＫＨＭ１５） 的故事。
经过威廉·格林修改的第二版， 与初版相比，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不仅语言和修辞上的文学性润

饰被进一步加强， 而且有了明确的读者定位。
初版格林童话中占据不少篇幅的学术性注释， 是格林兄弟对所收集的民间童话的重要学术研究成

果。 因为考虑儿童读者的需求， １８１９ 年修订版两卷删除了全部学术性注释， 之后， 格林兄弟将这些删

除的学术性注释编辑成册， 并进一步增补后， 在 １８２２ 年单独出版了被称为格林童话学术版的 《格林童

话注释集》 （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ｓｂａｎｄ）， 这一卷通常也被视为格林童话第二版的第 ３ 卷， “这一卷所考虑的主要

不是只愿欣赏诗歌的儿童们， 而是学者。” ［３］（６１）

这卷定位于学术研究、 面向科学和艺术工作者的 《格林童话注释集》， 汇聚了格林兄弟的童话研究

成果。 这里既有关于童话故事来源的详细资料考证， 还包含着格林兄弟的童话观念和童话理论， 这些

内容对德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保存传承， 以及童话体裁的研究， 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学术性注释

中， 除对每个童话故事的来源、 其在何时何地根据何人的转述记录等资料做了详细说明外， 威廉·格

林更深入比较分析了他们的童话和法国与意大利童话的同源关系， 并指出了这些童话与动物童话情节

上的相似情况以及古代神话的影响。 在这一卷所附的文章 《论童话的实质》 中， 格林兄弟阐述了他们

对 “童话” 的理解： “……童话好像是与世隔绝的， 它舒服地处于优美、 安逸而又平静的环境之中， 对

于外部的世界不想一望。 因此它不知道外部世界， 不知道任何人和任何地方， 它也没有固定的故乡；
对于整个祖国来说， 它是某种共同的东西。” ［３］（６１）

这些研究成果是身为学者的格林兄弟对民间童话的特殊贡献， 他们也由此成为 “童话研究” 这一

新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 可以说， 《格林童话注释集》 为童话研究奠定了开拓性的学科基础， 而这

种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 “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广泛而又重要的学术活动领域。” ［３］（６１）

只是 《格林童话注释集》 的出版并不顺利。 由于这一卷为纯粹学术性内容， 出版机构埃美尔认定

其销量将成问题， 在格林兄弟同意放弃经济补偿的条件下， 《注释集》 才得以勉强出版， 并且使用的是

质量较差的纸张。 １８２２ 年出版的 《注释集》 只发行了 ５００ 册， 格林兄弟要求以半价出售给已经购买了

１８１９ 年出版的前两卷的读者。 在以后的版本里， 《注释集》 很少被再版。［２］

在此后的版本中， 格林童话基本都是按照 １８１９ 年第二版的形式， 即只保留童话故事部分的两卷本

形式修订出版。① 第二版中的许多修订变化也一直延续到终版。

四、 １８２５ 年精选版

格林童话的广为人知要归功于 《格林童话选集》 （Ｋｌｅｉｎｅ Ａｕｓｇａｂｅ） 的出版。 尽管格林兄弟为前两版

《童话集》 的出版修订已先后付出了多年艰辛的劳动， 但他们一直没有看到他们所期望的 《童话集》 在

德国读者中产生的广泛影响， 直到 １８２５ 年 《格林童话选集》 的出版。 这一被俗称为 “小本” 格林童话

的精选版， 带给了格林兄弟早应该属于他们的巨大声誉。
格林兄弟出版童话选集， 是受到了英译版的启发。 １８２３ 年， 英国人爱德华·泰勒 （Ｅｄｗａｒｄ Ｔａｙｌｏｒ）

从 《童话集》 中挑选部分作品， 编译出版了一本专门给孩子们看的英文版童话选集， 还由英国著名画

００１

① 其中第六版又于 １８５６ 年出了一个学术特别版， 这是第二次出版的注释版。 参见 ［德］ 白瑞斯 􀆰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学术研究对象的格林童话 ［ Ｊ］ 􀆰 何少波译， 文化遗产， ２０１０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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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乔治·克鲁克香克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ｒｕｉｃｋｓｈａｎｋ） 配上了铜版插画。 这本名为 《德国大众故事》 的英译版格

林童话选集， 在英语读者中大受欢迎， 不断再版。 这与 《童话集》 在德国本土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也由此启发了格林兄弟。 威廉·格林在 １８２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给出版商乔治·埃美尔写信建议， 像英译本一

样出一个一册的选集， 印成小开本形式， 定价不要高， 还要配上插图， 并将书中的学术性注释和序言

全部删除， 而且尽可能赶在圣诞节发售。［８］

格林兄弟从第二版 《童话集》 里精心挑选了 ５０ 篇最适合儿童阅读的童话， 编成了一本 《儿童与家

庭童话》 选集， 再由他们的弟弟路德维希·格林为选集中的 《小红帽》、 《灰姑娘》 等几个经典童话故

事配上了七幅精美的插图。 类似口袋书的小开本选集在 １８２５ 年的圣诞节面世， 这本价格便宜、 小而精

美、 图文并茂的童话故事书立刻受到儿童和大人们的欢迎， 短短时间内， 第一版印刷的 １ ５００ 本一售而

空， 这个销量远远超过了全集。 格林兄弟和他们的 《童话集》 从此声名远扬。 自从 １８２５ 年首版大获成

功后， 这本选集很快于 １８３３ 年再版， 之后几乎每三年就再版一次， 至格林兄弟生前的 １８５８ 年， 格林童

话选集已出版了十次， 成为当时的畅销书。［９］

在这本选集里， 有着最为大家熟知的童话： 《青蛙王子或名铁胸亨利》、 《狼和七只小山羊》、 《布
来梅市的乐师》、 《渔夫和他的妻子》、 《圣母玛利亚的孩子》、 《亨塞尔与格莱特》、 《灰姑娘》、 《小红

帽》、 《白雪公主》、 《玫瑰公主》、 《牧鹅姑娘》 ……深受大众喜爱的 《格林童话选集》 迅速在德国本土

普及， 随着选集的畅销不衰， 格林童话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经格林兄弟之手记载下来的民间童话故事

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名副其实的 “儿童与家庭童话”。

五、 １８５７ 年最终版

对于格林童话， 格林兄弟一直 “没有放过对它进行增补的机会”， 新收集到的童话被补充进来， 已

有的童话则得到了某种改进。 同时， 威廉·格林沿着使童话更具表现力与统一的形式和 “童话风格化”
的道路对 《童话集》 继续进行了文学方面的修改。 “更加扩大的童话集新版”，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第三版作为两卷本于 １８３７ 年出版， 共收童话 １６８ 篇。［１］（４１） 新版再次寄了一本给布伦坦诺的妹妹贝蒂娜

·封·阿尔尼 （姆阿尔尼姆的妻子）， 并由此怀念逝去多年的阿尔尼姆， 怀念 ２５ 年前阿尔尼姆第一次

把第一部童话集放在其他圣诞礼物之中转给她和孩子们， 如今当初读童话集的孩子已经长大。 在这期

间， 《童话集》 已由外文出版， 其中包括英文和法文。 到 １８３７ 年底， 格林童话不仅在孩子们当中， 而

且在成年人当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读者。
此后， 《童话集》 通过小幅的增删改动不断修订再版， 每一版的篇数基本也都在增加， １８４０ 年第四

版 １７７ 篇， １８４３ 年第五版 １９４ 篇， １８５０ 年第六版 ２００ 篇， 至此篇数固定下来， 直到 １８５７ 年的第七版保

持未变。① 从第三版起直至第七版， 童话集改由格廷根 （Ｇöｔｔｉｎｇｅｎ） 的迪特里希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出版社出

版。 １８５９ 年， 一直负责格林童话版本修订的威廉·格林去世， 童话集的修订也随之终止。 １８５７ 年的第

七版 《童话集》， 就成为了格林童话的 “最终版”。 这最后一版的 《童话集》， 后来被译成一百多种语

言， 成为在世界各国流传的原著版本。 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格林童话， 都是从这个版本翻译而来。
对比初版与终版， 我们会看到， 格林童话版本演变中最明显的变化， 是威廉·格林在文本语言与修

辞上的润饰。 他依据自己在民歌搜集、 史诗和中世纪文学研究上的经验， 对童话故事的语言和修辞一

版又一版地精雕细琢。 他所做的工作， 包括不断增加修饰性形容词及场景的生动化描写、 增加人物对

话、 使话语表达凝练化、 叙述更加连贯等。 雅科布·格林因为工作繁忙， 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童话集的

修订， 但他给予了自始至终的关注， 他适时提出的修改意见， 也都被威廉·格林接受采纳。 这样， 威

１０１

① 这里的每版篇数不包括宗教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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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的 “诗人的洞察力” 就与雅科布的 “语文的准确性” 很好结合起来， 创造出格林童话 “难以代替”
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忠实” 与 “真实” 是格林兄弟整理民间童话的首要原则， “他们希望准确地、 不加歪曲地表达原文， 表

达他们从手稿和书籍中得到的东西， 表达他们在黑森、 加尔茨、 萨克森、 闵斯特尔、 奥地利、 鲍盖米亚和其

他地方听到的以及从学者、 牧人、 林务员那里所了解到的东西。” ［３］（６３）在版本修订中， 他们竭力保留这些民间

童话天然质朴的本性， 口头文学那种朴实无华的原貌， 甚至最终版的许多故事仍然保留了第一版的形式， 其

中有些故事在语言上还保留了生动的方言色彩。 而对另一些故事的修改， 他们则进一步加强了民间童话的传

统特性， 如重复的情节话语， 对数字三、 七、 十二在情节模式中的运用等。
这样， 格林兄弟一方面保留所搜集到的童话的 “纯粹的民间性质”， 另一方面又竭力将全部童话纳

入到优美的语言形式和统一的叙述风格中， 这堪称是 “非凡的文字工作”。 最终， 格林童话被赋予了一

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既简单朴素又热情洋溢， 既优美迷人又生动自然。 例如终版 《玫瑰公主》 中的

这一段描写：
她躺在那里， 非常漂亮， 他看得眼睛也不眨， 弯下腰去， 向她接了一个吻。 他一吻她的时

候， 玫瑰小姐张开眼睛醒了， 非常温柔地看着他。 他们一起下来。 这时候， 国王醒了， 王后和

王宫里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互相看望。 院子里的马站起来， 摇摆身体； 猎狗跳跃， 摇着尾巴；
屋顶上的鸽子把小头从翅膀下面伸出来， 向周围看望， 飞到野外去了； …［７］（１８１）

再简洁不过的话语， 却处处流淌着诗意。 格林兄弟充满魅力的叙述语言， 让这些美丽的童话传遍了

全世界。 从此， 在几乎每个孩子的童年记忆里， 都有了一个格林童话的世界： 城堡中的公主与王子，
森林里的矮人与精灵， 那个 “愿望还可以成为现实” 的遥远而又神秘的 “从前”。

格林兄弟在有生之年得以看到， 他们的 “兄弟” 童话集在人民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并影响了其

他国家的许多研究者和诗人着手搜集童话， 一门全新的童话研究学科也创建并兴盛起来， 这令他们无

比欣慰。 在格林兄弟去世后的年代里， 《童话集》 出版越来越经常， 这部曾经印数只有几百册的童话

集， 开始空前畅销。 到 １８８６ 年， 《童话集》 全集出了 ２１ 版， 选集出了 ３４ 版。［３］（８８） 后来， 重版的次数和

印数增长到简直不可胜数的程度。
格林童话迄今已被译成 １６０ 多种语言在世界流传， 成为印数超越 《圣经》 的德语书籍。［１０］它名列世

界三大经典童话， 并被列为家庭必备书。 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 被赞为是 “人类社

会的一个奇特现象、 世界文化史的一个奇观”。［１０］ 格林童话可谓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学经典。 它的成功，
使格林兄弟最初编集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的理想和愿望得到了最美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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